
2013年（下） 173

怀念师友

亲历校长教诲
○王凤生（1964 水利）

今年是蒋南翔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在

我当学生的时候，他是我可敬的校长，亲

耳听他的报告和演讲。在我走上社会参加

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我有幸多

次面见校长，聆听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在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之后，我又有幸参与

编辑他的纪念文集，遗憾的是当时我未为

文集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要借此百年纪念

的机会，弥补这一缺憾。

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他 1952 年 12

月到清华任校长，在他担任校长 6 年后

的 1958 年秋季，我进到清华大学水利系

读书，从此成为了他的一名学生。作为学

生，我们都爱听蒋校长的报告，言之有物，

针对性强，无套话、废话，最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简短，每次只讲一个问题，一般不

超过 30 分钟，在你还想听的时候，报告

结束了。1961 年 5 月 4 日的晚上，学校

在西大操场举办五四青年节纪念晚会，大

家散落地聚集在操场上，蒋校长在体育馆

看台上作报告。他讲了“红”与“专”的

关系问题，鲜明地指出只红不专、只专不

红、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说法是不对的，

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往天安门

走做比喻，他说：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

门是目标，是方向，方向是头等重要的，

是政治，去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

能往北走，那要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

对头还到不了天安门，必须实地走才行，

否则方向再对，不走还是永远到不了天安

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辨方向的时间要多

一些，这就有一个学好业务的问题，是专

的问题，所以红专要结合，要又红又专。

他也讲到要继承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的

传统。这次讲话对于我，不只是在学校读

书的时候，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一直指引着

我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的讲

话之所以有力量，首先是内容正确，有道

理，能以理服人；其次是针对性强，针对

工作的实际或思想状况的实际；第三，他

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而是一位长者在

耐心开导年轻人，是循循善诱。

走“又红又专”道路，培养“又红又专”

的人才是蒋校长终其一生所坚持的，是蒋

南翔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整个

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支

代表队”、“双肩挑”等卓有成效的教育

实践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直到他的晚

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强调这一点。

那是在 1987 年 4 月 23 日下午，即他去世

的前一年，我和清华的另两位同事去北京

医院看望他。他对我们说：“‘又红又专’

的口号是对的，‘德才兼备’这个口号谁

都可以用。现在有只看重业务的倾向，评

教授、副教授只看业务。对于教师的评价

不能光看业务，不看思想。‘又红又专’

的口号有的学校不敢提了。”清华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家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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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领域和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中坚作用，

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与他们在清华读

书时学校党委、蒋校长始终坚持“又红又

专”的培养方针分不开。

蒋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不仅体现在

他任清华校长期间，在他离开清华，离开

教育部，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期

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一直关

注着青年工作，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1985 年，当时我担任清华大学党

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在那一年 10

月至 12 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与蒋校

长直接接触就有十余次，当面聆听教诲，

受益良多。他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谈得

比较多的是如何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加强对

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强调要坚持毛泽

东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的“又

红又专”的要求。他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话

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他的这些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蒋南翔

文集》（下卷）的三篇文章中：《高等教

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论在我

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和《继承和发展“一二·九”运动

的光荣传统　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

1986 年 1 月，蒋校长在主持全国省

级党校校长座谈会期间，突发心脏病住进

北京医院接受治疗。此后的时间他大部分

是在医院中度过的，直至 1988 年 5 月 3

日去世。在他同病魔做顽强搏斗的同时，

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到高等教育、倾注到

清华，倾注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20 世纪 80 年代，高校中一度出现了

不稳定的情况，从 1980 年冬天部分高校

学生中的“竞选”风潮，到后来的上街游

行。这中间，有的是大学生要表达爱国情

感，如“九一八”，提出“勿忘国耻振兴

中华”，也有要表达对不良社会现象如腐

败、不正之风的不满等，这些是积极的健

康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够健

康的一面，现象的背后是反映

出部分大学生对于共产党的不

信任，对于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

后果，动摇了不少青年对于共

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信心；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盘

西化”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不

良影响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

煽风点火；我们一度在青年工

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如

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最大

1985 年“一二·九”运动 50 周年时蒋南翔在清华大学
与同学们座谈。第二排右起：王凤生、蒋南翔、荣高棠、李
传信、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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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

育不够……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

没有讲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327 页）。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样通过加强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既保护年轻人爱国热情，

又能实施正确引导，使之不走偏方向，使

他们得以健康的成长，是当时高校面临的

严肃而又紧迫的课题。

蒋校长惦记着高等学校，惦记着清华，

惦记着年轻的一代人。1985 年 10 月 17

日清早，他将李传信同志（时任清华大学

党委书记）和我叫去。七点一刻我和传信

同志就到了他北太平庄附近的家里。他尚

未用餐，桌上摆放着两小碟咸菜，一个馒

头，一小碗稀饭。他边吃边谈，九点我和

传信同志赶回到工字厅东厅参加常委扩大

会议。这一次谈话，他重点谈学生工作，

从 1980 年“竞选”谈到前不久高校中发

生的学生上街游行等事。他说：事情的发

生不是偶然的，他在当教育部长时就和某

大学的党委书记谈到过，波兰闹事是团结

工会起的头，我国如果闹事，很可能从大

学生那里起头，我的谈话没有引起他们足

够的重视。1980 年学生“竞选”时，我

说学生的事不要压，那会激化矛盾，可以

有领导地组织参加“竞选”，用“竞选”

来引导“竞选”。清华是艾知生抓的，很

成功，选上了好的学生。中央讨论时，我

代表教育部汇报了情况，北京市委也汇报

了。中央认为教育部的汇报有分析，要转

发，后因有的学校反对而未能发成。这次

清华学生虽然没有上街，也不要大意，现

在不出事，以后也有可能出事。要谨慎，

话不要讲满，要多说我们自己也有问题，

有许多情况，别的学校存在的，清华同样

存在。他严肃地谈了共青团工作，他说，

1980 年有的大学团员占学生总数 93%，

“竞选”时宣称自己不是党员，家庭社会

关系中也没有共产党员的人受到鼓掌欢

迎，但共产党员候选人都落选了，共青团

员没有发挥作用，这怎么行。所以在教育

部给中央的汇报材料里，我提了个观点，

要整团。有的报刊宣传不利于对青年的教

育，是“自伐骑木”（潘晓的话指《中国

青年》杂志 1980 年第 5 期刊载署名“潘晓”

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

越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

人”是为个人主义开脱。对青年要进行集

体主义教育，要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线，这条线很重要，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谈话最后，他特别强调地指出，许多被

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不要随便地抛弃，

抛弃就是破坏。

1985 年， 中 央 指 定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蒋南翔同志主持筹备

“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组织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些老

同志与年轻的大学生座谈是若干纪念活动

中一次规模较大且很重要的活动。在座谈

会召开之前，我参加了 10 月 22 日和 11

月 20 日两次由南翔同志主持召开的筹备

会议，地点均在中南海。11 月 24—27 日，

座谈会正式举行，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我

在 24 日座谈会的第四组上发了言。27 日

下午召开了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大会。学

校高景德校长、张光斗先生和我参加，清

华的学生代表张勤在大会上发言。八十多

位当年领导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

老同志、首都 16 所高校 120 位同学教师



清华校友通讯176

怀念师友

出席。薄一波同志的总结讲话充分肯定了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有意义”。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期

间，蒋校长还亲自参加了清华的三次纪

念活动，一次是 11 月 2 日下午在工字厅

东厅，他和荣高棠同志与我校学生座谈

“一二·九”运动，传信同志、我和陈希

同志（时任团委书记）参加座谈。第二次

是在 12 月 7 日下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

纪念“一二·九”大会，姚依林、蒋南翔、

刘达、李锡铭、何东昌、汪家镠等同志到

会，李传信同志主持会议。第三次是 12

月 8 日，在主楼接待厅和主楼后的青年广

场，召开“青年广场”名牌揭幕仪式。当

年参加“一二·九”、“一二·一”运动

的老学长出席了仪式。蒋南翔、郭明秋、

方堃、刘达同志为名牌揭幕。

这些活动是在蒋校长的晚年，在他同

病魔做顽强拼搏的同时进行的。从中可以

看出他是怎样地为教育、为清华、为年轻

一代呕心沥血、顽强地工作的。将这些如

实地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否则，也许蒋校长的有关重要谈话和实践

活动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日记里，这是我

不乐见的。

南翔校长曾在清华园这片土地上读

书，从学生运动开始投身革命。他是新清

华的首任校长，为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呕

心沥血、极尽操劳。还是在这片土地上，

在非正常的年代，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挨

批斗、被“劳改”，直至送进监牢，他“身

虽囚，心如旧”（1969 年中秋蒋南翔填

词《钗头凤》中的两句），坚持真理，逐

条批《创办》（1970 年“四人帮”爪牙

迟群、谢静宜炮制的全盘否定新中国 17

年教育工作成就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

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他一生情愿做人

民的牛。在“拨乱反正”之后，他不计旧

怨，不改初衷，依然眷顾着他所熟悉的这

片土地，经常呵护，时时提醒，生怕她出

错、栽跟头，希望她为国分忧，担负更多

的责任，直到他不得不离开他始终眷恋着

的这片土地。他是我们的好校长，他是清

华杰出的忠诚的儿子。

蒋南翔同志把清华看得很重很重，对

清华始终寄予厚望。他在 1960 年任教育

部副部长后，仍然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

委书记，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就是在前面提到的 1987 年 4 月 23 日谈话

中，他还谈到：现在清华大学在高等学校

中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清华有基础，有

条件，要做中流砥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有错误修正错误，建国以来“文革”前在

清华学习的人是很宝贵的，清华要留一些

这个时期培养的人，相比之下，其作用比

去当部长、副部长更重要。可见他对清华

的重视。他还谈到，清华要研究马列主义，

和自然科学结合，要研究系统论、控制论。

他说，我们党现在理论队伍人少，水平也

不够高。现在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没研究，

对实际状况也没研究，做了资产阶级的俘

虏。他还谈了学哲学重要等。谈话已经过

去 26 年了，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清华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

直至培养出国家领导人，充分说明南翔同

志重视教育，关心清华，不是为了小团体

的利益，更不是为一己私利，完全是为国

家的前途着想，是极富远见的战略考虑。

不跟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做事

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蒋校长自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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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也是这样经常告诫我们的。给我印

象深刻的是他 1983 年 1 月 28 日晚上，在

清华主楼接待厅的讲话。那是为纪念清华

辅导员制度 30 周年举行的一次茶话会，

除了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参加，蒋南翔、

艾知生等老领导也都到会并讲了话，会议

是由方惠坚同志主持的。蒋校长讲了昌平

沙河上朝宗桥的故事。明朝皇帝为了解决

因修建皇陵后造成交通不便的问题，派了

两位大臣在沙河上一南一北建两座桥，赵

朝宗负责北桥，另一人负责南桥。南桥修

建偷工减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修了一个

豆腐渣工程，当然很快便完工，到皇帝面

前“争宠”。而赵朝宗修北桥，用好材料，

精心施工，不抢工期，当然完工较迟，花

钱也比南桥多，为此受奸臣诬陷，被午门

斩首，南桥的奸臣受封官行赏。可几年后

的一个夏天，京北大水，南桥冲垮，北桥

却屹立不动，皇帝至此才恍然大悟，令人

在北桥桥头竖石碑刻上“朝宗桥”三字，

以示纪念。现在沙河上的朝宗桥就是四百

多年前的北桥。蒋校长以此生动的历史故

事为例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对人

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要能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他的话至今仍萦绕在耳。

蒋校长离开我们已经有25个年头了，

记得他的话，学习他的精神和作风，是对

他的最好的纪念。

蒋南翔纪念馆在宜兴奠基

10 月 27 日，在蒋南翔校长诞辰 100

周年之际，在清华大学、宜兴市委市政府、

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南翔校长家人及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由清华大学宜兴

校友会承办的蒋南翔纪念馆奠基仪式在江

苏宜兴科创慧谷科技园隆重举行。

活动当天，两百多名清华校友出席了

“蒋南翔纪念馆”奠基仪式，深切缅怀蒋

校长的卓越功绩。仪式上，最高人民检察

院原检察长贾春旺（1964 工物），中共

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中共宜兴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苏，蒋

南翔之子蒋延东，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

惠坚、贺美英，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凤昌，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的代表、校友姬巧玲

（1964 自控），清华大学宜兴校友会会

长沈立，以及纪念馆承建单位代表等，一

起为纪念馆培土奠基。

纪念馆位于开发区“科创慧谷（宜

兴）”， 占 地 约 1.5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2500 平方米。纪念馆与清华门、展示厅

三位一体，构成集聚“清华元素”的建筑

板块。工程将于明年底完工，建成后将作

为蒋南翔爱国主义和人才培养展示的窗

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清华大学

宜兴校友会会址。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宋平同志为纪念馆

题写馆名。

纪念馆奠基仪式之前，蒋南翔校长的

铜像在宜兴龙墅名人园落成。铜像由中国

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陈浩波博士设

计，高 2.6 米，重 2 吨多。方惠坚和王中

苏为蒋南翔纪念铜像揭幕。     

 ( 宜兴校友会 )


